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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回第六回  梅花樁僧俗比武　西禪寺師徒相逢梅花樁僧俗比武　西禪寺師徒相逢

　　詩曰：　　　　同道中人最要和，擂臺欺敵動干戈。

　　　　欺人畢竟還欺己，報應昭彰理不說。

　　話說苗翠花一路奔馳，望白鶴山而來，非止一日，已到山前，直入靜緣庵中，見五枚師伯，拜倒在地，五枚扶起，細問：「因

何到此？」翠花就將雷老虎擺擂臺起，至李巴山要報仇等事，細說一遍：「特來懇求大師伯大發慈悲，下山搭救世玉兒子性命。」

五枚說道：「出家人自歸山修隱以來，拳棒工夫，久已拋荒，就去也不濟事，諒敵他不過。你倒不如仍求請至善二師伯去解救，你

毋庸耽誤，快些去吧。」苗氏聞言，嚇的兩淚交流，�分悲切，再三哀求，五枚始答九下山。苗氏大喜，五枚囑咐徒弟：「緊守山
門，我不久就回。」隨即收拾行李、衣履應用物件，提了禪杖，騎了驢子，苗氏也別了師兄，跨上馬一齊望杭州而來。

　　回到會館，恰巧半月，當下方家父子同各人拜見了五枚。其時世玉身體已經復原，苗氏�分歡喜，即叫人約李巴山父女，次日
到擂臺比武。到了次日天明起來，苗氏侍候五枚結束停當，就吩咐世玉與大師公提了禪杖，自己也披掛整齊，各人上了坐騎，同了

一班鄉親齊奔擂臺而來。到了臺下，即叫各人雁翅排列，以壯觀瞻。五枚跳下驢，使一個金雞獨立，雙手一展，縱身一躍，飛上擂

臺，眾人見了，齊聲喝采。這回是半月以前標下長紅，約定今日比武，所以來看的人更加多。

　　卻說李巴山早已到臺，摩拳擦掌，等候方世玉到，好代女婿報仇。不意到了一個老尼姑，年約八九�歲，童顏白髮，身高七尺
有餘，腰圓背厚，頭大如斗。李巴山定睛一看，是白鶴山五枚，乃白眉道人的首徒，非同小可，連忙站起身，將手一拱道：「師兄

請了，不知駕到，有失迎候，望乞恕罪。但不知禪駕到此，有何見教，莫非要與小弟比武不成？」五枚也忙還禮道：「出家人到此

無別意，特有一言奉勸，不知可容納否？」李巴山道：「有話請說，如果有理，無不聽從。」五枚道：「出家人自歸隱以來，世情

概付度外，豈有特來與賢弟比武之理？只因月前云游至此，聞得令婿恃賢弟秘授工夫，設了擂臺，竟傷害生靈不計其數，而且欺負

我輩同道中人，前日就是死在姪孫方世玉之手，雖然稚子無知，誤傷尊長，這也是上天假手，為地方除害耳。今方世玉被令愛打

傷，死而復生，也可泄心中之憤了，今日看我薄面，饒恕了他吧，我叫他母子在你面前叩頭賠罪，再叫他父方德送一千銀子為養恤

費，大家不失和氣，據我的意見如此，不知賢弟可肯依否？」

　　巴山聞言，激得二目圓睜，濃眉倒豎，答道：「據師兄如此說，我女婿冤仇沉於海底了，他當日比武之時，若不用九環劍靴暗

器傷我女婿，就死了也是自己沒本領，倒還可以看師兄面上饒他性命。今他用暗器傷人，除非把我女婿再生，捨此之外，無用多

說。」五枚見勸他不從，便高聲道：「老頭兒，出家人一動手，就顧不得那慈悲二字，你可莫要後悔！」巴山也大怒喝道：「我怕

你不成？」說罷一推山掌，望著五枚心坎打來，五枚不慌不忙，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」，將左手挑開，便右手坐馬一拳，照他脅

下打過去，巴山也格過一邊。

　　二人搭上手，分開拳腳，猶如龍爭虎鬥，一場惡戰，�分厲害。看看鬥到日色西沉，戰有二百四�多個回合，方才住手。巴山
道：「三日後待我擺下梅花樁，你敢與我樁上比武否？」五枚道：「我饒你多活三天，就在樁上取你性命便了！」李巴山道：「不

必誇口！」當下二人分手，各帶從人回寓。

　　且說李巴山，擇了擂臺旁邊一塊潔淨地方，搭棚遮蓋，隨往木行買辦木材，按照方位步法，四面釘下一百零八路梅花樁，此樁

每步用木頭五個，中間一個，四旁四個，釘就梅花式樣，比武之人，足踏此樁，一進一退，均有法度。迎敵時手足相合，稍有分毫

差錯，一失足就性命難保。此乃雄拳技藝，秘授門中一等絕頂工夫。佈置停當，專候臨期，引五枚來取她性命，按下不提。

　　且說五枚回到會館，只見方世玉走上前來：「請問師公，怎樣是梅花樁的武藝，求你老人家指教。」五枚便將如何佈置，怎生

厲害，一一說了，各人聞言，伸了舌頭，縮不進去。苗氏道：「當日父親雖然教過，我也曾留下圖式，可是我未曾練習，今日若非

大師伯到來，我母子二人，定要遭他的毒手。」五枚道：「你不必驚怕，出家人自有主張。」眾人聽了俱皆欣喜。陳玉書每天備了

上等齋宴，加意款待。日中閒暇，五枚就把平生絕技工失傳授世玉，且喜他心性靈敏，手足便捷。

　　轉眼到了第二日下午，李雄命人來約，明早上梅花樁比武。到來早，五枚會齊眾人，裝束停妥，一同來到擂臺。見了李巴山說

道：「你自恃本領，目中無人，擺這梅花樁來欺我，我看你這大年紀，一味凶狠霸道，可見你女婿也是你教壞的。你若不聽我良

言，一經失手，就可惜辜負了你師白眉道人一番心血，還望你們心想想，莫要後悔。」

　　這一席話，把個李巴山說得滿面通紅。心想：「原是自己不該當時叫女婿擺此擂臺，枉送性命。又執意與他報仇，今日遇了五

枚，明知她的厲害，拼命擺這梅花樁，也是燒紅瓦打老虎，實是最後的主意。」便勉強喝道：「我不與你鬥嘴，你有本事上梅花

樁，和我分個勝負。」五枚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先上去走一路來與我看，隨後我來破你的便了。」李雄聞言隨即卸去外衣，將身一

縱，站在樁上。

　　眾人見他年紀雖有六旬，海下一部斑白銀鬚，身高八尺五寸，肩闊腰粗，眼如螃蟹，面露銀光威風凜凜，將雙手望四方一拱，

說聲失禮，便展開手段，按著步法使將起來。只聽見他渾身的骨節歷歷作響，果然有拳降猛虎、腳踢蛟龍之勢，他把九九八�一路
雄拳走完，跳下樁瓣，望著五枚道：「你也走一路我看。」當下五枚也將外衣脫去，只見她腳穿多耳麻鞋，一個飛腳打在這平方一

畝梅花樁中間站住，將手四面一拱說道：「老尼獻醜，諸公見諒。」隨將生平所學的一百零八路雄拳法工夫，施展出來。起初還見

她一拳一腳，到後來只見她一團滾來滾去，看的人齊聲喝采。五枚使完，跳下樁來，神色自若。李巴山暗暗吃驚，不料她也精此

法，比我更強，事已到此，難道罷手不成？只得硬著頭皮，私下囑咐小環道：「若為父敵她不過，你可將我用的雌雄鞭，暗中拋

去，助我一鞭便了。」小環答應，預備去了。巴山上前道：「五枚你敢上樁，與我一分勝負麼？」

　　五枚見他與女兒附耳，諒必有詐，口中便一面答應：「使得！」一面吩咐苗氏母子二人，小心在樁旁照應，提防小環暗算。苗

氏世玉答應：「曉得。」隨分頭留心照應。

　　當下李巴山五枚同飛步上樁。只見李巴山已擺下個拳勢，名叫「獅子搖頭」，五枚就用一個「大火燒天」拳勢，搶將進去，二

人搭上手，一場惡戰，好不厲害，戰到將近一百回合，李巴山有些抵擋不住，只因五枚今日並不存情，拳拳對他致命處打。小環見

父親有些不濟，急忙拿出雙鞭，欲向五枚打去，世玉眼快，早已被他看見，即舉起鐵尺，兜頭就蓋將下來。小環急忙架住，一見是

殺夫仇人，更加氣憤，二人就在樁旁大殺起來，這且不表。

　　再說李巴山看見女兒被世玉絆住不能接應，心下一急，腳步一亂，一失足陷落梅花樁內，早被五枚照頭一腳，將頸踢斷，一命

嗚呼，斷送無常去了。後人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　　　　枉設機關巧計謀，良言相勸不回頭。

　　　　英雄半世今何在？血向梅花樁下流。

　　再說小環見父死在五枚之手，五內皆崩，便拼命把世玉殺敗，舉鞭直奔五枚。五枚手無寸鐵，難以招架，只得將身躲過，幸而

翠花趕上敵住。五枚就向世玉取了禪杖，喝退翠花，對小環道：「你好不見機，若再行兇，也叫你死在目前。」小環並不回言，只

將雙鞭望著五枚頭上亂打。五枚大怒，將禪杖急架相迎，戰了三�多個回合，哪裡是五枚的敵手，被她照頭一禪杖，打的腦漿迸
出，死於非命。後人有詩歎其節孝堪嘉，借其不能勸夫諫父，行於正道，送至有今日之禍。詩曰：

　　　　節孝堪嘉李小環，閨名久已播人間。

　　　　只因夫婿冤仇結，父女同時上鬼關。



　　此時，李小環手下各門徒，見她父女同死，各人正欲逃命。五枚看見便高聲道：「你們不必驚怕，你們親眼看見，我苦苦勸他

不從，反欲傷我，故萬不得已，結果了他父女性命。與你們何干？可好好將他二人屍首收殮，那擂臺也快快拆去。」說罷，隨即與

翠花等一行人同返會館查點。始知雷洪有一子名喚大鵬，約有�餘歲，送往武當山馮道德道士處學習技藝，家中尚有親人照料。
　　五枚因將他父女打死，心中過意不去，此時也無可奈何了。隨即收拾行裝，別了各人，起身回山。苗氏夫妻及世玉挽留不住，

陳玉書送上白銀三百兩，以作酬勞，五枚執意不受。玉書道：「此是館中公費及晚生們一片誠敬，送予寶庵，作為佛前香油之費，

務乞賞面收下。」五枚卻情不過，只得收了，別了眾人，再三囑咐世玉留心學習武藝，將來效力皇家，以圖出身。苗氏母子遠送一

程，揮淚而別。

　　方德也就帶了妻兒，別了各鄉親，令李安僱了船隻，由來路回到金陵，將萬昌生意，一概料理清楚，交與老伙計料理，隨即收

拾一切物件，僱了一隻快船，望家鄉一路回來。在路無話，行程將近二�日已到家門。孝玉美玉兩個孩子接見父親，當下翠花帶領
世玉叩見主母，又拜見兩位嫂嫂，一家團聚，�分喜悅，這且不必多贅。
　　再說方翁，因苗氏要到省城拜訪至善禪師，將孝玉等三人求他教習工夫。所以與老妻言明，帶了苗氏及三個孩子，出了孝悌

村，到慶封府將行李雜物落了渡船。到了省城，就租屋在仙湖街，安頓了雜物，兄弟三人齊到光孝寺，拜訪至善禪師。住持道：

「現在至善在西門外西禪寺教習。」三人聞言，即往西禪寺而來。正走到西門第六鋪，忽見一個後生，年約二�一二歲，身高八
尺，面白唇紅，眉目清秀，一表人才，上穿藍布夾衲，下著京烏布褲，足登白襪雙梁鞋，一群人圍著他痛打，連喊救命，並無一人

上前解救。世玉暗間過路之人，方知被打的名叫胡惠乾，打的是機房中人，旁人怕機房人多，故不敢相勸。世玉兄弟三人道：「豈

有此理！」世玉就將兩手一分，那些機房中人，猶如推骨牌一般，一連跌倒�多個人，他本不欲多招事，救了這人出來就罷了。不
料機房中人，見他只得三人，推跌了他們，又將仇人救了，均各大怒，一齊拿出短兵器，上前四面圍住，將鐵民鐵鉗亂打上來。世

玉勃然大怒，順手拿住一人，奪了兵器，孝玉兄弟也幫著動手，早打得機房中人，沒命地飛跑，逃走去了。把兵器丟了一街，幸虧

孝玉怕事攔住才不致傷人性命。若世玉認真動手，不知今日要傷多少人呢？

　　卻說世玉等，見那人受傷甚重，難以行走，世玉就將那人背上，同奔西禪寺而來。到了寺中，拜見至善禪師。呈上苗氏稟帖，

其中云：「一則請安，二則拜懇念父親苗顯面上，教授他兄弟三人的武藝。」至善一見三人，�分歡喜，一口應承。隨後談及在杭
州打死雷老虎之事，至善便問世玉道：「你背的是什麼人，為何被打得這樣厲害？」世玉道：「我們在第六鋪，遇見他被機房中人

打壞，無人敢救，因將那班人趕散，救他到此，望師公賞些妙藥救他性命。」至善贊道：「你們兄弟如此義俠，倒是難得。」隨即

取出跌打還魂丹、補血生肌止痛散，與他敷服，不一時，腫痛漸消，這人睜開了眼，口中吐了幾口瘀血，方才轉醒，心中感激，便

叩謝他兄弟活命之恩、老師父醫治之德。至善乃問道：「你因何與機房中人爭鬥？你姓甚名誰，何方人氏？」

　　那人答道：「小可姓胡名惠乾，新會人，現年二�二歲，家中還有母親杜氏，妻房夏氏，兒子友德。先父在日，向在機房業
中，開設雜貨小店，歷來被這伙人欺負，因他人多，不敢與他們爭論。前數年這班人，因我年輕貌美，都叫我做契弟，羞辱我。父

親恐怕生事，打發我上外埠僱工，前月回來，始知我父親兩年前被他們推跌，因此中風而死。店中伙計只得將屍收殮，運回家鄉，

也因受欺不過，立腳不住將店閉歇。母親恐我闖禍，不肯予我知道。昨日始知詳細，故此來與他們理論，不料反被他串合同行中

人，將我痛打至此，若不遇恩人兄弟相救，定遭毒手。」

　　訴了一番，直把方世玉激得大喊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眾人也為他不平。世玉道：「胡兄即使到官告他，諒也敵不過他們，莫如

拜在師公門下，學成工夫，將來把這些狗頭，見一個打一個，叫他知道厲害，以後才不敢強行霸道。」眾人都道：「這話有理。」

胡惠乾道：「只是小子家道貧寒，身體軟弱，只怕氣力不足，且不知老禪師可肯大發慈悲，收留教訓呢？」至善便道：「出家人以

方便為門，生平所授徒弟，及醫人跌打損傷，貧富一體，從未計較錢財，均是他們自己酌量酬謝。再氣力是練得出的，武藝工夫，

你肯用心，亦無不成。只是凡在我門下是要心平氣和，可不許恃拳棒生事，救人則可，傷人則不可，預先說明，心從意願，方可拜

我為師。」眾人齊聲應道：「師父明訓，敢不遵命。」惠乾勉強爬起，來到至善跟前，跪下叩頭，拜了師尊，又與世玉兄弟結為生

死之交，日後患難相顧，這且不贅。

　　卻言至善在西禪寺開設武場，擺列著埋樁木馬、沙袋飛陀及�八般兵器，件件齊備。在先已有六人，今連方氏兄弟胡惠乾四
人，共是�人。老禪師命他們各用紅紙寫列姓名，辦備神福酒筵、香燭紙馬，在關聖像前，拜為兄弟。日後彼此照應，如有負義為
非，明神鑒察，所有姓名，開列於下：

　　李錦綸　謝亞福　李亞松　洪熙官　童千斤　方孝玉　方美玉　方世玉　胡惠乾

　　拜罷起來，歡飲而散。自此至善將生平所學技藝工夫，傳授這班徒弟。光陰易過，將及半年，忽然一日對各人說道：「我離少

林將已一載，放心不下，意欲回去料理，再來教授你們。只因你們初學，手腳馬步，雖已穩當，然各門武藝還未得精，因此再三想

了一個兩全的法子。我有一個徒弟，姓黃名坤，在我手下學了多年，與我差不多，精神比我還好，現在汕頭黃安祥成魚船押幫，待

我寫信叫他來替我教授你們工夫，你們既不拋荒，我也可以放心回去，將少林寺中事務慢慢辦理清了，再到此地，豈不兩全？你們

意下如何？」當下眾人道：「既然師父要往少林寺去，只求預早付信，請黃坤師兄到館，教授我們工夫，還望師父早些回來，以免

我們盼望。」至善見眾徒應允，隨即取過文房四寶，寫了書信，寄往潮州，自己在西禪寺靜候黃坤到來，方好動身。只因這書信，

引出姦夫淫婦許多奇事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無邊冤枉姦淫事，有意鋪張做下文。

　　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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